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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出来啰喂，喜洋洋啰啷啰，

挑 起 扁 担 啷 啷 啋 ，咣 啋 ，上 山 岗 啰 啷

啰……”

在成千上万首民歌中，若要问我哪

一首歌最能传达幸福、欢乐的心情，我

首推的自然是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太

阳出来喜洋洋》啦！

你听——

“ 只要我们啰喂，多勤快啰啷啰，

不 愁 吃 来 啷 啷 啋 ，咣 啋 ，不 愁 穿 啰 啷

啰…… ”

多么悠扬、豁达、豪迈的旋律啊！

在温暖的阳光沐浴下，我们上山劳动，

我们田间耕作，我们走向远方，我们幸

福歌唱……不管你在何处，不管处境多

么艰难、胸中多少烦闷，一听到这首歌，

你的心情定会为之一振，恍如被喜洋洋

的阳光和歌声包围。

循着这歌声，我来到它的源头——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太阳出来

喜洋洋》正是国家级非遗——石柱土家

啰儿调的代表作之一。漫步在石柱县

城，一处石碑碑文告诉我们，《太阳出来

喜洋洋》源自石柱县土家人的原生态啰

儿调，后经改编成为中国人广为传唱的

昂扬欢歌。这是石柱人以凿石为史的

方式发出他们自豪的宣言。

走进石柱古寨村落，走访村寨老

人，探询歌声的源头——在遥远的过

去，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也是一片世

外桃源。阳光让村庄在蓊蓊郁郁的树

林里挺直了炊烟，野花让蝴蝶翩翩起

舞，旷野让众鸟深情歌唱，农田里充满

了劳动的欢乐……

挑起扁担拿起斧，走了一山又一

山。这幅在歌声中反复出现的景象，在

石柱的古镇西界沱最为多见。古代巴

地盛产盐。因 为 长 江 ，因 为 古 老 的 巴

盐古道，西界沱成了巴盐贸易的重要

一站。走四方寻找商机的徽商，像一

粒粒卷在风中的种子，随风一路翻山

越岭，看见这条江，看见这汪水，便把

身心安放在这里。

长江沿岸的古镇，镇子的布局多是

和长江平行，顺江铺排。但在西界沱，

落地生根的盐商、船帮、店家等各路行

商坐贾则是从江边的下盐店开始，沿着

“背二哥”行走的山路建房开店。徽派

建筑和土家族吊脚楼，不同的建筑风格

融 合 在 一 起 ，形 成 长 江 上 著 名 的“ 天

街”。这些古老的店铺一级一级随山势

向上延伸，最后到达山顶的独门嘴。古

镇和长江垂直铺排，在公路铁路并不发

达的漫长岁月里，西界沱成为长江上繁

华的老码头之一，迎送着无数人从远方

来、到远方去。

《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曲调是上扬

的，西界沱的古道也是上扬的。从江边

码头直到山顶独门嘴，才算走完云梯街

这一千多级青石阶梯。独门嘴上有一

棵老黄葛树，以“一树遮三县”闻名一方

—— 从 万 州 来 ，踏 上 石 柱 ，前 方 是 忠

县。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如今这一

片都属石柱。古老的西界沱也在漫长

的 时 光 里 渐 渐 失 去 了 那 个 很 乡 愁 的

“界”字，成为今天的西沱。但在不少

人心里，这里依然是“一树遮三县”的地

方，依然绿意盎然在那首明亮温暖的

歌中。

站在高高的山顶，我遐想远古的时

空，遐想伴随第一个音符飘起的那抹阳

光的喜悦……

清晨，雄鸡唤来晨曦。人们拿着他

们唤作“开山”的斧头，开启蕴藏在大山

深处的财富。他们挑着扁担，背着绳

索，上山开荒。当太阳从方斗山、七曜

山升起，旷野之间弥漫着金黄色的温

暖。太阳让土地更加干燥，让人们的脚

步更加稳当、心情更加温暖，让庄稼更

早成熟，让山林的果香更浓。太阳让每

个人脸上都充满了笑容，补充着人们身

上的力量和勇气。

于是，在砍完一捆柴火后，在摘得

一 篮 山 果 后 ，面 对 太 阳 ，人 们 充 满 感

恩。这种感恩从原始的音乐节奏中荡

漾起来：

“ 太阳出来啰喂——”

感恩的歌声一代代流传，一代代积

累。旋律虽然单一，但充满了泥土的质

朴，这正是经典民歌的精髓所在。

歌声纷飞，穿过岁月的河流。歌舞

之乡石柱有着深厚的音乐土壤。民歌

的珍品，就像从深井中舀出的一口甜

泉，注定会在这片土地出现。

现在，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都市，

我们都能听到《太阳出来喜洋洋》。这

源自岁月、起自祖先的歌声，让人想起

一片热土、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西沱，

那个地方叫石柱！那个地方有关于太

阳、关于喜悦、关于勤劳和幸福的造句。

从那些弥漫在旷野的歌声中，我们

听到了欢乐、豪迈、自信、感恩、勇敢，感

受到人们朴素的热情、知足常乐的幸

福、积极向上的乐观。太阳出来喜洋

洋 ，这 是 生 活 最 简 单 也 是 最 幸 福 的

意境。

为了中国人“高峡出平湖”的共同

梦想，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人告别故土，

外迁他乡。他们带不走家乡的船帆和

黄葛树，但能带走这首喜洋洋的歌。在

远离故土的他乡，他们常常聚在一块

儿，深情唱起家乡的歌。有太阳朗照，

有歌声引路，故乡，并不遥远。

从山顶的独门嘴望去，脚下是古老

的西沱古镇，那是西沱刻意保留下来的

乡愁。向上的云梯街上，是一家家向上

的老店。昔日抢手的“锅巴盐”不再是

今天店铺的主角，取而代之的是独具特

色的柴火锅巴洋芋饭、米米茶、油炸米

豆腐、油钱粑……也有颇具摩登气息的

咖啡、啤酒。云梯街上，背着高高背架

子的“背二哥”来来往往。他们今天不

为远方的客商背，不为繁重的贸易背，

而是为传承一种文化而背，给远远近近

的游客展示那段在路上的岁月。古镇

两边，林立的高楼和工厂沿江而生，如

果不是脚下古老的云梯街不断提醒，恍

惚间还以为自己置身繁华的城市。古

镇前方是浩渺的长江，大江上巨轮汽笛

声声。高峡平湖，风平浪静，码头内停

着很多游轮。它们不再是中途歇脚，而

正是奔着古镇西沱而来。

游轮上循环播放着《太阳出来喜洋

洋》。时光深处的歌声能在今天到处飞

扬，是因为人们心底的喜悦为它插上了

翅膀。那是属于今天的歌唱。

“ 太 阳 出 来 啰 喂 ，喜 洋 洋 啰 啷

啰 —— ”

我们为幸福歌唱。朝前走，阳光

正好。

歌声飞扬的地方
文 猛

陕南多梯田。一道蓄水保土的石

坎，就是一级台阶。老农从山脚上山，

成熟的庄稼从半山腰下山，只有泥土不

用抬脚动步，一门心思孕育五谷。农家

日子的富态，尽在黄土地的富态里，尽

在庄稼人早出晚归的耕作里。旱地多

分布在阳坡的山山峁峁，水田则依山势

横卧在沟旁。山溪水浸泡出红砂糖般

绵软细腻的泥土，一簇一簇的汗珠、露

珠和水珠滴进去，入秋后就变成了沉甸

甸的稻穗。

过了雨水节气，春耕的第一犁往往

从水田开始。些许潮湿的泥土，散发着

浓郁的泥腥味，这是生着肥膘的好田独

有的气息。

水田 需 要 水 养 。 深 耕 过 后 ，农 人

从 沟 渠 边 ，将 哗 哗 流 淌 的 纯 银 水 花 赶

进 田 里 ，如 赶 着 一 群 引 颈 高 歌 的 大 白

鹅 。 水 中 的 泥 土 好 似 鼓 起 腮 的 鱼 儿 ，

开 始 春 天 的 第 一 口 深 呼 吸 ，咕 嘟 咕 嘟

泛起水泡。

这头的水田被溪水泡着，被和煦的

春光暖着，那边已经开始忙着将晾晒干

燥的谷种簸去杂质和秕谷，精选出最饱

满的谷粒准备催芽。

清冽的山泉水，先冲，再淘，后泡。

等到谷壳彻底软化，巧手的农妇小心翼

翼地将其用细纱布包裹起来，装进透气

的竹篾筐，放在屋外的干燥处，盖上阳光

的被面。三五天时间，半湿半干的谷种，

在半睡半醒中萌出新芽。

在水田的正中，农人用新泥为这些

初生的稻芽建造出新居——一个三五平

方米的长方形簇格，铺上清水的床单，平

整熨帖。清明前后，谷种如雨滴般从农

人的手中均匀地洒落，在泥水的襁褓里

完成由芽到叶的成长。陪伴它们的，是

春天的蛙鸣和一群油滑光亮的蝌蚪。

节气到了谷雨，春天和夏天隔空有

了第一次握手。草木葱茏，雨水充沛，正

是插秧的好时节。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插秧是继春耕

春播之后最盛大的农事。早上日头刚升

起来，男劳力在田坎上脱鞋脱袜，挽起裤

腿，进入水田将秧苗连根拔出，用清水淘

去根部的泥浆，扎成茶杯粗细的小捆。

待到秧苗全部移除，再将水田耘耥成平

整的镜面。

一切准备就绪，已经晌午了。日头

已 经 将 水 田 暖 热 乎 了 ，正 适 合 下 田 插

秧。村里的男人们排成一排，左手握着

苗捆，右手食指和拇指从中分出三两根，

捏紧苗身，用手指的力量将根须直接送

进油汪汪的泥水里。第一行秧苗笔直地

立起身子，苗距齐整，不用比画，庄稼人

的眼比尺子更精准。从田里拔出沾满泥

水的腿脚，后退一步，紧接着，是第二行、

第三行，刚刚还是一汪泥水的田逐渐有

了满眼新绿。

头顶是蓝天白云，眼前是晃动的水

面。波光里，满是泥水、汗水的脸，能感

受到秧苗的悠悠鼻息。说着，笑着，憧憬

着，水田里满是庄稼人朴实的想象，满是

鸟语和蛙鸣。

当西山的夕阳将一抹红晕洒在水

面，微热的山风轻轻拂过，每一株秧苗都

在草木和溪流的掌声中抬头挺胸。它们

向面前的庄稼人深鞠躬，向它们扎根的

水田深鞠躬，也向远山近水深鞠躬。它

们轻盈的身姿倒映在水中，好似春天的

水田生长出的新羽。

入夜，八仙桌上已经摆上酒菜，劳累

了 一 天 的 庄 稼 人 围 坐 在 一 起 ，不 醉 不

归 。 他 们 齐 刷 刷 将 酒 杯 举 起 ，高 过 头

顶，高过浓浓的夜色，为新栽的禾苗祈

祷 风 调 雨 顺 ，也 为 大 地 粮 仓 祈 祷 五 谷

丰登。

离他们不远处，稻田里的夜宴刚刚

开始。禾苗和庄稼汉一样，开怀畅饮山

溪清流。一群小青蛙第一次打开嗓子唱

响丰年之歌。这一刻，大地、庄稼和农

人，在茫茫夜色里紧紧拥抱在一起。

插

秧

吴
昌
勇

抽屉里躺着数百味中药，黄精位

居其中，浑身黢黑，肉软松绵，流溢出

甜甜的味道。

我刚学中医时，看黄精貌似味道

不错，便嘴馋地捏起一片，细细咀嚼，

有股淡淡的药香。问师父，师父道：是

会飞的黄精。

我起初不懂师父的这句话，以为

黄精真会飞。后来见师哥们也趁取药

之时，拉开抽屉，偷偷捏一块咀嚼，才

知晓师父说这句话的意思。他是戏谑

地说我们在偷吃，让黄精不翼而飞了。

黄精可药食两用，厨师拿来煲汤，

味美而鲜。而师父拿来入药的，则是

九蒸九晒的黄精。这时黄精不似鲜品

皮粗肉白，入药的它粗皮已除，经炮制

后泛有香墨一样的光泽。

在师父的医馆里，来往的患者极

多。有一天，来了一位年过六十的老

人。师父移了移脉枕，示意老人伸手

过来，继而凝神静气把脉。末了，师父

摸出一支笔，在处方笺上边写边吩咐

我：“你去看看，药柜里还有黄精吗？”

我跑去药房，拉出抽屉，竟空空如

也 ，原 来 满 抽 屉 的 黄 精 已 然“ 飞 走 ”

了。师哥们抿嘴笑，说：“最后那块是

二师兄今早吃的。”师父嗔怪道：“还

笑？快去街上买几斤回来。”

这时，我才觉得惭愧，认为偷吃黄

精太不应该。但师哥们还是照吃不误。

一日，师父从街上扛回一麻袋新

鲜的黄精，笑道：“你们这么喜欢吃，我

又买了一麻袋。现在交给你们，把它

们洗净泥土，去除粗皮，再九蒸九晒，

炮制成药。”师哥们听罢，顿时兴奋了，

只有师父在偷偷地浅笑。

天瓦蓝瓦蓝的，阳光从山巅上溜

过来，晒得禾叶都耷拉着头。师哥们

在阳光下洗呀洗，洗得满头大汗。然

后坐在闷热的屋里慢慢刨粗皮。这可

是个精细活，尤其皱褶里藏匿的细尘，

要用牙签小心地剔，可磨砺了师哥们

的性子。

一麻袋生黄精收拾完了，师哥们

捶着后背，疲惫地说：“不容易呀，这么

难缠。”师父听了道：“辛苦的还在后头

呢！”师哥们不信，去烧火了。左厢房

热 闹 了 起 来 ，劈 柴 的 劈 柴 ，刷 锅 的 刷

锅。我在药房，听到他们在逐渐冒蒸

气的左厢房嘀咕说：“这么难哩！下回

不吃了。”我和师父相视而笑。

经过九蒸九晒的黄精，表里黝黑，

像被夜色洇染了。师父号完一个患者

的脉，朝我们喊：“黄精三十克！”我们

听了，从炮制中药的厢房鱼贯而出，捏

着处方，叮当叮当地捣响了铁罐子。

转眼到了这年的 8 月，山里的黄精

壮硕了。这天师父起了个早，说：“带

你们上山认野黄精。”一直朝阳光升起

的 地 方 走 ，层 林 越 来 越 矮 ，山 越 来 越

高。在一处灌木丛旁边，师父驻足查

看一番，惊喜道：“这就是野黄精。”

我看着绿竹似的黄精秆儿，叶儿

浅黄了，修长的身子在一束风的摇曳

下，把沾满的阳光摇碎了，坠落在青苔

上。轻轻扒开青苔下的肥土，露出黄

精小小的脊背。黄精长得不错，手指

粗，弯弯曲曲地盘旋了不小的一块地

方。我凑近它，细细地闻。一股若有

若无的气息，仿佛是黄精在呼吸，有阵

阵清香。

师父出手了。黄精只是一迟疑，

一 大 块 根 茎 就 被 师 父 掰 出 ，丢 进 背

篓，还剩下一小截在土里。我问师父

为什么不全掰了？师父说，这是祖师

爷爷传下来的，取之七分，留之三分，

以便繁衍。

在 山 中 邂 逅 一 味 野 黄 精 ，靠 缘 。

有本医书上说：医者，与病人有缘，千

里来求，与药有缘，自然药到病除。现

在，我们与这棵野黄精有缘，才在这丛

灌木下与之相见。野黄精吮吸了大山

的养料，身体里有了大山的魂魄和精

华。而这一切会随着野黄精的入药，

渗透到人的身体里，人便也如此朴质、

康健。

时 光 悠 长 。 这 一 回 ，又 有 患 者

来 看 诊 。 师 父 号 了 脉 ，便 开 了 几 味

药，黄精还是排在首位。只是，抽屉里

的黄精不再“飞”了……

抽屉里的黄精
刘群华

▲水彩画《早春三月》，作者伍必端，中国美术馆藏。

去年中秋节，我在甘肃玉门老市区

度过，手捧从苏州带去的月饼，邀窗外

祁连山冷月与这座油城一同分享。

1985 年，年轻的我只身应聘这座

小城的广播电台记者。在当时唯一的

小公园里，进门即见一座石油地质学家

孙健初同志纪念碑。玉门油矿是中国

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孙健初对玉门油

矿的发现贡献卓越。我细读碑文，仰望

碑上方的孙健初像，他似乎也朝我点头

微笑。

玉门是一座县级市，市区地处祁连

山北麓。抬头南望，是一年四季白雪皑

皑的山峰；俯首北瞰，是古老的河西走

廊。兰新公路上的汽车看不大清，一列

火车经过，仿佛一条蚕儿缓缓蠕动。

我的宿舍在东岗，海拔三千米，常

令我有高原反应。我很喜欢下乡采访，

到海拔只有一千五百米的玉门镇。只

是当时路况不太好，九十公里路也要走

两个多小时。只要见到一排老态龙钟

的古树——那正是鼎鼎大名的左公柳

——我便知道，玉门镇近了。

这里的风沙让人生畏。常常刚从

班车下来，眉毛就被风沙染黄了。左公

柳树干上偶见嵌进树皮的石头，那是被

风吹起的石头砸进树皮，再慢慢长合

拢，仿佛战场上归来的战士，身体里还

带着无法取出的弹片，无言诉说往日

峥嵘。

石油有一个别名，叫“地火”。我当

时向往石油城，心里揣了一团火。这座

缘石油而生的小城，城南采下的原油运

抵城北炼油厂，完全由输油管利用落差

自然输送，不需额外动力。但朋友阿浜

领我到西河坝老君庙看的“老一井”，采

到的原油必须运到东岗上，再流入炼油

厂。“老一井”是 1939 年开采的，全名老

君庙一号井。此时的石油为抗日战场

极为紧缺的战略物资，“老一井”也因而

有了“石油抗战”的佳话。随后周遭山

坡上先后打出了数十口油井，玉门就此

成为著名的石油城。“老一井”是名副其

实的功勋井，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阿浜与我年龄相近，祖籍上海，父

母上世纪 50 年代从上海来玉门支援油

矿建设，在玉门生下他。在玉门做记者

的岁月里，我认识了许多阿浜家这样的

从外地来玉门工作的人。北京、天津、

上海、广州，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

石油城。

后来，阿浜到上海读研。我因为心

脏 出 了 点 问 题 ，也 告 别 油 城 ，调 回 内

地。但这座留下我青春汗水和梦想的

小城，一直让我魂牵梦绕。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采，玉门原

油日渐减少。大批石油人带着家属西

移东迁，继续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

力量。

离别三十多年后，我独自来玉门探

望故城，缓步下到西河坝看“老一井”，

又慢慢登上东岗看当年的宿舍。公园

里，摆放新鲜黄白菊花的孙健初同志纪

念碑依然矗立，一旁还新增设了铁人王

进喜塑像。王进喜就是玉门人，在玉门

油田参加工作，支援大庆油田，成为当

代工人的模范。我从菊花束中抽出两

支，放胸口贴了一会儿，再在纪念碑和

塑像前各放一支，深深鞠躬。

曾听过一句礼赞玉门的诗：“凡有

石油处，就有玉门人。”说的是新中国成

立后，有石油开采经验的玉门人奔赴祖

国各地，帮助建设油田。这让我联想到

了玉门地名的来历——古时，西域的和

田宝玉由此“门户”而入，因此得名。如

今，宝贵的石油人才离开玉门支援各

地，春风自玉门起，吹开祖国各地石油

之花！

昔日市委所在地成了“玉门记忆展

览馆”。“老一井”旁的山坡上，“弘扬摇

篮文化，建设百年油田”的标语醒目，让

我甚感欣慰。这是今日油城的功能定

位 。 这 里 曾 经 是 中 国 石 油 工 业 的 摇

篮，如今以文化继往开来，继续为中国

加油。此处更有红色旅游、工业旅游

的得天独厚资源。我亲见数个旅游团

在导游的引领下，兴致勃勃前来游览

观光。

向当地的作家朋友打听玉门新市

区的发展势头，他连说“好得很”。新时

代的玉门“逐日追风”，充分利用辽阔的

戈壁滩发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这太

让人振奋了！石油城地下有“地火”，如

今看来，玉门也是一只浴火重生的凤

凰，正鸣唱着振翅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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